找寻
“中国人总是善于忘却的，无论发生了多么悲伤的事，隔夜睡一觉起来，就觉得这事可能是上世纪发生的，和自己的生活没有关系，当然，爹娘老子死了，可以例外，但那也不过是几星期的事。”今天我怀着愧疚、忐忑的心情，踏上了重走乐西路的征程，和大家一同找寻那段曾被阉割的记忆，和那颗还在跳动且尚有些良知的心。
清晨，坐在颠簸的车上在山涧里盘旋，找寻那段少为人知的英雄路，一路上怀揣着期盼和想象。放眼窗外，山川河流秀美如画，仿佛身处仙境。飞面而来的尘土遮住了视线，顿时仿佛从梦中回到了现实。司机师傅介绍说，前面其实也是乐西路，只是为了所谓的发展需要，都修成水泥路了，现在进入原始的乐西路地段了，由于没有保养，现在车辆驶过都是尘土飞扬，很多地段颠颠哇哇。刚驶过烟尘的弥漫，又惨遭堵车。一辆辆运矿车排起了长龙，下车查看，原来一辆超载的运矿车坏了，挡住了去路。停车的不远处，有块被来往车辆压坏的路面，似乎老弱的肩膀已承受不起这么笨重的矿车，每辆经过都要上下波动两公分左右。我不知道这个曾经几十万人血泪筑成的抗战路、英雄路还能默默的承受多久，已经沉默了70年的它似乎已经习惯了被漠视、被遗忘、被不在乎……
循着乐西路继续前行，颠簸了很久才到蓑衣岭，据《四川省公路史志汇编》载：“昔日征调的民工在蓑衣岭筑路无御寒衣被，一夜就冻死仁寿、井研、犍为等县民工200余人”。被称为“中国交通工程三杰”之一、时任乐西路工程处处长的赵祖康在工地上也曾因劳累致疾，感叹之时留下“久愿风尘殉祖国，宁甘药饵送余生”的诗句。蓑衣岭的路边有两块石碑，分别刻着“蓑衣岭”和“蓝缕开疆”，均由赵祖康亲笔所书。抬头远眺，远处云雾弥漫，把大山和天际连在了一起，一丝风吹来，凉飕飕的。闭着眼睛慢慢的感受，仿佛看到了当年的劳工顶着风雪的肆虐，忍受着饥饿、疾病、痛苦，穿着破破烂烂甚至尚不能蔽体的衣服，一凿一斧开山破石的艰难情景。
再往前走，到了岩窝沟，据峨边县史料记载，仅在打通岩窝沟7公里长的路段中就死亡民工1400多人，其中，仅坠崖身亡者就达40余人。在此，我们为筑路英雄们立了一块纪念碑，碑上的“精魂忠骨，永昭日月”八个烫金大字在阳光的照耀下熠熠生辉，这段曾被人们所遗忘的历史也终于冲破了历史的尘埃得以重见天日。我们还按照中国传统的习俗在碑前祭奠了为筑路而不幸遇难的老英雄们。当我们怀着一颗真诚、感恩与景仰的心将一枝枝白菊花献上时，我看到有人在落泪。随着鞭炮声的响起，碑前的纸钱随烟而去，愿这震天的鞭炮声英灵们都能够听得见，让他们知道70年后的今天，终于有人想起他们，他们的牺牲是有意义、有价值的。也愿他们能够循着鞭炮声能够魂归故里，再看一眼这个曾经让他献出宝贵生命的地方，有了一个属于他们的纪念碑，有人给他们正名了，他们的灵一定能得到安慰。
第二天，我们参观了位于大渡河之上的石棉大桥。提起大渡河上的悬索公路大桥，人们一般首先想到的是泸定桥，但是另一座同样位于大渡河之上甚至更加雄伟壮观的铁索桥——石棉大桥，却鲜为世人所知。为抗日战争转运战备物资起到重大作用的石棉大桥，是乐西公路与滇缅公路相连接的主要桥梁，也是当时我国第二大公路悬索大桥，建造技术达到了国际先进水平。这个抗战文化内涵厚重的抗战遗址为何“隐藏”的如此之深，以致于被人们忘却的如此彻底，想必是因为它当年不够“红”。为何历经70年之久，它仍然如此坚挺的默默矗立在这里，给予市民方便，想必不仅是为了向世人证明自身的价值，也是为了等待人们对其英雄历史做出客观的鉴定。
当年的筑路英雄尚健在的已经寥寥无几，在汉源县我们仅寻到邓克银和李明杰两位老前辈，曾经均是年少的他们，如今都已是耆耋之年，曾经在完全不同的“战场”上付出过巨大牺牲的他们，都已垂垂老矣……“没有伟大的人物出现的民族，是世界上最可怜的生物之群；有了伟大人物，而不知拥护，爱戴，崇仰的国家，是没有希望的奴隶之邦”。邓克银老先生已是久病卧床，重活已不能再干。我们还去医院探望李明杰老先生。挣扎在社会最底层的他们，同时饱受着病痛的折磨，曾经为祖国流汗流血的他们，现在不应该再流泪。当老人接过华藏山社赠送的锦旗和纪念品，看着旗上的“耿耿丹心，拳拳赤子”八个大字时，双手都在颤抖，泪水也在流淌，迟到的荣誉终让他们得到些许安慰。也许他们以前都从未想过会有今天有人记得他们和他们曾经的付出，更不敢奢望有人还他们应有的荣誉和客观公正的评定。
一路走来，我一直用心在慢慢地找寻，找寻那段已经被我们埋没已久、越来越远的抗战历史，找寻那些为数不多、尚未被摧垮的筋骨，还有全民抗战的岁月里存留的舍身报国的伟大精神。当记忆在我们的身体里都变成了红色或黑色的记号，在赞歌、脂粉、麻药“所向披靡”的时候，我们如何能够忘却现实的残酷、不公和苦痛，在笑声中渐渐地冷漠、渐渐地麻木、渐渐地变傻…… 有几人还能晓得他们的归属。
         程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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